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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杭州人” 媒体形象及其变迁

———兼论 “新杭州人” 概念的适用性和恰当性

程德兴

摘　 要： 以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年间 ４０ 篇 “新杭州人” 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 考察 “新杭州人” 的

媒体形象以及 １１ 年间群体媒体形象的变化。 新闻报道中 “新杭州人” 仍多是以 “外地” 和 “农民工” 等

“外” 群体标签呈现， 是新闻媒体报道中的 “他者”。 但 “新杭州人” 的媒体形象却经历了从弱到强， 从

处于被关怀的弱势外来底层劳动者到积极主动融城、 发挥主人翁精神的 “新市民” 的变化。 “新杭州人”

这一概念试图打破人们对出生地或祖籍地原生性情感依恋， 建构一种后致性的地域身份。 但受中国传统农

耕文化影响， “新杭州人” 这一身份称呼不仅没有被大多数杭州移民群体所接受， 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群

体内部身份认同的分裂， 并没真正起到整合和同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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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受国内人口制度、 经济政策、 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大量的农村人不再 “故土

难离”， 纷纷向城市迁徙。 以 “熟人社会” “礼俗社会” “安土重迁” 等为特征的农耕文化底色下的

“乡土中国” 逐渐向 “流动中国” 转变。 可以说， 大规模人口流动， 尤其是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已经

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且一些大城市也逐渐从 “区域社会” 向 “移民社会” 转变。
近几年，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 Ｇ２０ 会议的成功举办， 杭州在国内外的知名度都有所上升， 成

为不少人选择流入的目标城市之一。 据杭州市统计局 ５‰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显示， ２０１７ 年末， 杭州市常

住人口为 ９４６􀆰 ８ 万人， 比 ２０１６ 年末增加 ２８ 万人。［１］ 相比之下， 苏州 ２０１７ 年人口增量是 ５􀆰 ８３ 万， 上海

２０１７ 年常住人口减少 １􀆰 ３７ 万， 北京 ２０１７ 年常住人口减少 ２􀆰 ２ 万人。 根据杭州市社保局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底， 杭州共引入 ７􀆰 ９ 万国内大学毕业生， ２􀆰 ５ 万海外大学毕业生， １􀆰 ５ 万外籍人才和 ４０００
名海外专家。 种种数据都说明杭州人口流入量比较大， 可以说杭州已经成为一个人口导入型的大城市。
在此背景下， 移民群体的地域身份以及他们与杭州这座城市之间的 “人城关系” 日益成为敏感话题，
“新杭州人” 的话题屡屡见诸报端。 而新闻报道 （包括新兴媒体和自媒体） 如何书写和再现 “新杭州

人”， 给 “新杭州人” 下什么样的定义和贴什么样的标签， 将会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自我认知， 以及本地

居民对这一群体的认知、 态度和情感， 甚至影响到关于移民群体的公共政策、 管理以及和谐美好的

“人城关系” 的构建。 因此， 在对近 １１ 年 “新杭州人” 新闻报道的整体状况和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将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新闻报道中呈现了 “新杭州人” 怎样的形象？ 这 １１ 年间， 群体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８ 年杭州市社科规划学术年会专项课题 “外来务工者与融杭主人翁： ‘新杭州人’ 媒体形象及其变迁”
（１８ＸＳＺＸ２８）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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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体形象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二， 作为媒体和官方文件中存在的一种群体命名和概念， 移民主体

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种地域身份分类呢？ 这种分类和命名是否真的有利于群体整合和同化？ 是否符

合当下人群身份认同感塑造的需要呢？

二、 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的内容分析技术， 在百度和知网上以 “新杭州人”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广泛收集

“新杭州人” 相关的新闻报道。 同时， 选择几份有代表性的报纸， 其中包括浙江省委机关报 《浙江日

报》、 杭州市委机关报 《杭州日报》、 浙江省发行量最大的晚报 《钱江晚报》， 利用这 ３ 份报纸的官方线

上平台和杭州市内各图书馆的数字平台收集整理这 ３ 份报纸 １１ 年与 “新杭州人” 相关的新闻报道。 另

外， 笔者还在浙江 ２４ 小时、 浙江在线、 杭州在线以及杭州网等新闻门户网站平台上对 “新杭州人” 的

新闻报道进行检索、 梳理。 通过这些选择和检索， 既能获得纸媒和网络媒体 “新杭州人” 报道状况的

整体情况， 同时也可以获得不同时段新闻报道的代表性文本。 本研究分析的对象包括所有与 “新杭州

人” 相关的新闻报道， 如消息、 通讯、 评论、 图片新闻等等。
（二）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正如上文所提， 本研究以 “新杭州人” 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 从报道总量及题材两个方面对检

索搜集到的新闻报道进行说明。 首先， 通过上述途径共搜集了 ４０ 篇以 “新杭州人” 为标题的有效新闻

报道， 其中 ２００８ 年 ３ 篇， ２００９ 年 ０ 篇， ２０１０ 年 ４ 篇， ２０１１ 年 ６ 篇， ２０１２ 年 ４ 篇， ２０１３ 年 １ 篇， ２０１４
年 １ 篇， ２０１５ 年 ３ 篇， ２０１６ 年 ６ 篇， ２０１７ 年 ５ 篇， ２０１８ 年 ７ 篇。 必须要说明的是， 搜集到的新闻报道

总数要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这一数字是剔除掉内容类似且报道时间相近的新闻报道后的结果。 这些文

章时间跨度 １１ 年， 即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８ 年期间 “新杭州人” 相关的新闻报道。 而报道内容涵盖了 “新
杭州人” 城市融入、 维权和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

在新闻报道题材方面， 本研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２］ 将 “新杭州人” 报道的题材划分为 １５ 个类

别： 政治、 经济、 劳动与就业创业、 人口、 住房、 交通、 社保、 教育、 医疗、 日常生活、 法制、 社会关

系、 文化娱乐、 体育、 事故。 通过分析梳理， 这 ４０ 篇新闻报道的内容涵盖了上述 １５ 种题材， 其中日常

生活、 政治、 劳动与就业创业、 社会关系是最常见的几大类题材， 分别为 １９ 篇、 １３ 篇、 ５ 篇和 ５ 篇。

三、 “新杭州人” 媒体形象及其变迁

参照前人的研究， 本研究从新闻叙事角度将城市新移民的形象分为如下 １０ 种类型。 其中 ４ 种为基

本类型： （１） 受难者， 即反映新杭州人在杭州遭受困境与苦难， 常见的叙事方式如遭遇事故、 被骗钱

财、 被歧视等； （２） 负面行为者， 即表现新杭州人带有负面性的行为与特质， 特别是对城市秩序造成

的冲击和破坏， 如违法犯罪、 破坏治安， 或者贪小便宜、 观念落后等； （３） 受爱护者， 即强调新杭州

人受到杭州主流社会和人群的关心和照顾， 常见叙事方式如领导看望外来务工者、 好心的杭州人给外

地人捐款； （４） 正面行为者， 即表现新杭州人积极参与城市建设、 具有优秀品质和现代意识的一面，
典型叙事方式如 “新杭州人” 热情争当志愿者、 积极追求上进、 抢救落水儿童等。 另外 ５ 种是以上基

本类型的混合： （１） 受难者兼负面行为者， 如表现农民工在打架斗殴中受伤； （２） 受难者兼受爱护者，
如患病得到杭州人或主流社会救助； （３） 受难者兼正面行为者， 如新杭州人自身遭遇事故仍然挺身救

人； （４） 负面行为者兼受爱护者， 如杭州警官送外来违法少年返乡； （５） 正面行为者兼受爱护者， 如

新杭州人上进努力感动企业家捐助。 最后一类是中立或不明确， 即报道中并无针对新杭州人形象的明

确叙事。［３］与此同时， 本研究还将根据阶层分类的特点， 将报道中的 “新杭州人” 划分为三个群体，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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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群体 （高层）、 白领群体 （中层） 和底层群体 （低层）， 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新杭州人” 媒体形象、 叙事方式及群体身份特征统计

时间 新闻标题 “新杭州人” 所指 媒体形象 叙事方式 群体身份特征

２００８ 年

《特写： 新杭州人用自
己的方式诠释幸福》 外来务工人员

受爱护者兼
正面行为者

在杭努力工作、 乐于助人、
受本地人喜爱的 “十佳外
来务工幸福家庭”

底层劳动者

《为留下农民工杭州市
新招迭出》 外来农民工

受难者兼受
爱护者

政府 出 台 政 策 帮 忙 解 决
困难

底层劳动者

《 “春风” 延伸到农村　
吹向新杭州人》 外来务工人员

受难者兼受
爱护者

政府 出 台 政 策 帮 忙 解 决
困难

底层劳动者

２０１０ 年

《我市首家工会新杭州
人志愿者服务站成立 　
让 “新杭州人” 帮助更
多 “新杭州人” 》

外来务工人员 受爱护者
政府提供平台让 “新杭州
人” 参与志愿服务

底层劳动者

《浙江关注二代外来务
工者　 草根之家圆新杭
州人梦》

外来务工人员
正面行为者
兼受爱护者

“新杭州人” 互帮互助、 积
极向上， 但身份未得到主
流认同

底层劳动者

《让 “新杭州人” 生活
得更幸福》 农民工 受爱护者

为 “新杭州人” 提供各种
服务， 助其融入城市生活

底层劳动者

《西湖区将外来务工者
纳入 “社会失业率” 调
查　 就业帮扶将惠及新
杭州人》

外来务工者
受难者兼受
爱护者

政府出台政策帮忙解决就
业困难

底层劳动者

２０１１ 年

《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
告新鲜出炉———请叫我
们 “新杭州人” 》

新生代农民工 受难者
“新杭州人” 融入城市困难
不少， 身份不被主流社会
认可

底层劳动者

《 “新杭州人” 有了明确
定义　 可享受五大就业
创业扶持政策》

在杭州主城区
稳定就业， 并
在主城区连续
缴纳社会保险
费 ６ 个月以上
的非杭州地区
户籍进杭务工
人员

受爱护者
政府出台政策鼓励 “新杭
州人” 创业就业

不明确

《我市出台新杭州人就
业创业新政》 同上 受爱护者

政府出台政策鼓励 “新杭
州人” 创业就业

不明确

《创新机制、 做好服务，
让新杭州人体验到家的
温暖》

进杭务工人员 受爱护者
出台措施帮助 “新杭州人”
维权、 医疗， 在杭州安居
乐业

底层劳动者

《 “新杭州人” 的文化家
园》 农民工

正面行为者
兼受爱护者

积极向上、 多才多艺、 热
爱生活的农民工， 政府为
他们提供表演场地

底层劳动者

《和新杭州人一起幸福
生活》 外来务工者 受爱护者

政府职能部门为 “新杭州
人” 提供维权等服务

底层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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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新闻标题 “新杭州人” 所指 媒体形象 叙事方式 群体身份特征

２０１２ 年

《深化文化家园建设 　
推动 新 杭 州 人 融 入 都
市》

外来务工者 受爱护者
工会为 “新杭州人” 融入
杭州生活提供帮助

底层劳动者

《圆 “新杭州人” 一个
城市梦， 为新生代农民
工融入城市探路》

农民工 受爱护者
提供平台载体， 加强新杭
州人的认同和参与， 融入
杭州

底层劳动者

《来杭就业创业的都是
“自家人” 　 六大政策
为 “新杭州人” 在杭发
展保驾护航》

外来务工者 受爱护者
出台措施帮助 “新杭州人”
就业创业

不明确

《 “新杭州人” 有了自己
的 “文化家园” 》 外来务工人员 受爱护者

工会为 “新杭州人” 融入
杭州生活提供帮助

底层 劳 动 者
和白领群体

２０１３ 年
《浙江花都 “新杭州人”
志愿者》 不明确 正面行为者 参与志愿服务 花都的师生

２０１４ 年
《 “新杭州人文化家园”
２０１４ 年要实行分级管
理》

外来务工人员 不明确
工会为 “新杭州人” 融入
杭州生活提供帮助

白领 群 体 和
底层劳动者

２０１５ 年

《打工小伙愿望： 杭州
幸福感超出想象 　 想成
新杭州人》

外来务工者
中立、 不明
确

来杭工作的原因以及对杭州
生活的感受

白领 群 体 和
底层劳动者

《百对新杭州人举行集体
婚礼》

工 人、 教 师、
医 生、 科 技、
服务人员等来
自全国各地到
杭州来创业就
业人

中立
工会为 “新杭州人” 举办集
体婚礼

白领 群 体 和
底层劳动者

《让更多的外国人成为新
杭州人》

来杭工作的外
籍人员

受爱护者
为外籍人员融入杭州提供
便利

精英群体

２０１６ 年

《从 “建设者” 到 “新
杭州人” 》 农民工 正面行为者

努力向上， 争取在杭买房，
安居乐业， 主动融入杭州

底层 劳 动 者
和白领群体

《来自法国的 “新杭州
人” 安鑫： 独特的杭州
会吸引更多的外国人》

来杭工作的外
籍人员

中立 在杭生活的点滴
精英 群 体 和
白领群体

《很高兴成为 “新杭州
人” 》

来杭工作的外
籍人员

正面行为者
努力向上， 安居乐业， 主动
融入杭州

精英 群 体 和
白领群体

《 “杭州给了我们太多温
暖， 我们无以回报” 　
新杭州人董有保夫妻做
了件大事》

外地来杭生活
工作的人

受爱护者兼
正面行为者

患病得到杭州人或主流社会
救助， 同时又努力回报社会

底层劳动者

《 “新杭州人” 施碧瑜：
希望把杭州的文明和温
暖展示给世界》

外地来杭生活
工作的人

正面行为者
热心志愿服务， 主动奉献
社会

白领群体

《新杭州人： 尽一份力
让这座城市更美好》

来杭工作人员
和大学生

正面行为者
热心志愿服务， 主动奉献
社会

白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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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新闻标题 “新杭州人” 所指 媒体形象 叙事方式 群体身份特征

２０１７ 年

亲的新年小目标是啥 　
看这个新杭州人的新年
愿景

来杭工作的人 正面行为者
努力上进， 争取买房安居，
主动融入杭州

白领 群 体 和
底层劳动者

《杭州因你们更美好　 为
回家的新杭州人送祝福》

来杭工作的外
地人

中立 “新杭州人” 的新年祝福
白领 群 体 和
底层劳动者

《从飘忽不定的 “过客”
到 落 户 扎 根 的 “ 市
民” 》

外地来杭工作
在杭定居的人

正面行为者 在杭安居乐业 白领群体

《史上最全杭州人才落户
操作指南 　 手把手教你
１５ 天成为新杭州人》

户口迁入杭州
的外地人

中立 如何在杭落户 不明确

《为新杭州人打造 “第
二个家” 　 邻里社区启
动故乡再造计划》

外来务工人员 受爱护者
为 “新杭州人” 社区生活提
供便利

白领 群 体 和
底层劳动者

２０１８ 年

《 “放歌新时代， 共筑文
化梦” 迎新汇演 　 新杭
州人展新风貌》

新市民与外来
务工人员及其
子女

受爱护者兼
正面行为者

为 “新杭州人” 子女教育和
才艺表现提供服务

白领 群 体 和
底层劳动者

《工会组织创新载体， 丰
富教育形式， 新杭州人
有了文化家园》

外来务工人员 受爱护者
工会为 “新杭州人” 融入杭
州生活提供帮助

底层劳动者

《新杭州人你好！ 为了这
座美丽的城市， 请不要
吸烟》

外来务工者 负面行为者 不分场合吸烟 底层劳动者

《有梦想， 正努力！ 为了
杭州的发展， “新杭州
人” 大步向前》

来杭工作的外
地人及学生

正面行为者
努力工作， 为杭州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白领群体

《９５ 后新杭州人买房记》 来杭工作的外
地人

正面行为者
努力在杭安居乐业， 融入城
市生活

白领群体

《新 杭 州 人 “ 爱 在 杭
州” 》

来杭工作的外
地人

中立
工会为 “新杭州人” 举办集
体婚礼

不明确

《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三位
新杭州人》

来杭工作的外
地人及学生

正面行为者
努力工作， 为杭州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白领 群 体 和
精英群体

　 　 （一） 似内实外： “新杭州人” 身份标签的他者化

就 “新杭州人” 而言， 它有着与 “外地人” “农民工” “流动人口” 等概念不同的内涵和感知形象，

它意味着从 “内群” 的视角将移民到杭州的人纳入本地群体范畴， 试图消解 “外地人” 与 “本地人” 之

间的差异性， 拉近两者之间的关系， 甚至是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移民自我身份认同和新型的 “人城关系”。

但对这 ４０ 篇新闻报道梳理统计 （见表 １）， 可以看到除了 ２０１３ 年的 《浙江花都 “新杭州人” 志愿者》 这

一报道中未道明 “新杭州人” 的所指和职业特征以外， 剩下的所有新闻报道直接或通过说明群体职业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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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状态对 “新杭州人” 的 “外地人” 或 “外群体” 身份进行强调。 并且从表 １ 可以看出， 新闻报道中构

建 “新杭州人” “外群体” 身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强调新移民来自 “外地” （含外国）， 如 “来杭

外国人” “外来务工者” 等。 总体而言， 这类新闻报道共有 ３３ 篇， 占比 ８２􀆰 ５％； 剩下的几篇则是以交代

“农民工” 这类职业信息的方式对 “新杭州人” 的外来身份进行描述。 由此可见， 在新闻媒体报道中，

“新杭州人” 群体主要还是以 “外地” 和 “农民工” 职业身份的 “外” 群体标签被呈现。 二是本文中的

４０ 篇新闻报道中超 ９０％的文章来源于官方或半官方的媒体， 可以说， 媒体报道中的 “新杭州人” 更多的

是一种官方话语， 而非来杭州的外地人由内而外生发的一种身份认同。 因此， “新杭州人” 在一定程度上

只是一个出现在媒体话语平台的外界话语和身份标签。 媒体试图利用 “新杭州人” 这一概念和标签将来杭

工作或生活的外地人 “内化”，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进入杭州的外来人员尚未被作为 “内群体” 和 “杭州

人” 的一分子来对待和建构， 仍是新闻媒体报道中的 “他者”。

（二） 由弱到强： “新杭州人” 媒体形象的变化

根据表 １ 的内容分析发现： 在有明确叙事的报道中， “新杭州人” 最主要的媒体形象是 “受爱护者”

“正面行为者” 和 “受难者” 三种。 统计结果显示， “受爱护者” 形象 （加上混合型叙事） 的文章有 ２１

篇， 其中 ２０１２ 年以前 （包含 ２０１２ 年） 有 １６ 篇； “正面行为者” 形象 （加上混合型叙事） 的文章有 １５ 篇，

其中仅有 ３ 篇是 ２０１２ 年以前 （含 ２０１２ 年） 的报道， 余下都是出现在 ２０１２ 年以后的文章中； “受难者” 形

象 （加上混合型叙事） 的文章有 ５ 篇， 且都是 ２０１２ 年以前 （含 ２０１２ 年） 的报道。 同时， ２０１２ 年以前

（含 ２０１２ 年） 的新闻报道中， “新杭州人” 的群体身份基本上全是外来务工的底层劳动者， 而 ２０１２ 年以后

白领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群体身份出现的报道篇数达 １７ 篇， 比例明显高于底层移民的群体身份的报道篇数。

由此可以看出， ２０１２ 年以前 （含 ２０１２ 年）， 新闻报道中的 “新杭州人” 多是指向外来务工的底层劳

动者， 他们多是需要被政府和主流社会爱护和帮助的弱势群体或受难者。 而 ２０１２ 年以后， 新闻报道中

“新杭州人” 中白领阶层和精英阶层多了起来， 他们或是从事脑力和技术类工作或是受过不错的教育。 并

且， 这些 “新杭州人” 的 “正面行为者” 的形象也更多见诸报刊， 他们积极主动参与杭州城市建设， 努

力向上获得更多的资本。 同时， ２０１２ 年以后新闻报道也更多关注 “新杭州人” 的主体性， 即关注的是他

们在杭州安居乐业过程中的个人努力。

概言之， “新杭州人” 在新闻报道中一直都是作为 “他者” 而存在的， 但以 ２０１２ 年为时间节点， “新

杭州人” 的媒体形象却经历了从弱到强、 从处于被关怀的弱势外来底层劳动者到积极主动融城、 发挥主人

翁精神的 “新市民” 的变化。

四、 “新杭州人” 还是 “新杭州居民”： 杭州新移民身份概念的思考

（一） 建构一种后致性的地域身份： “新杭州人” 概念的实质

在学术层面， 学术界关于 “新杭州人” 的研究并不多， 且没有给 “新杭州人” 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从词源学和知识考古学的角度看， “新杭州人” 概念从诞生起就带有一定的指向性。 从字面来看，

“新杭州人” 一词由 “新” 和 “杭州人” 两个词构成。 首先是 “新” 一词， “新” 与 “旧” “老” 相

对， 此处的 “新” 所指为何，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根据参照对象的不同， “新” 主要有以下几种

认知： 一是以线性的时间为轴， 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为界， 把 ８０ 年代以前移居城市并已城市化的移民称

为 “老移民”， 把 ８０ 年代后改革开放以来向城市迁移的人口称为 “新移民”。［４］ 二是从人口迁移的新背

景、 新特点、 新特性的角度进行划分的， 如有学者认为， 之所以称之为 “新” 移民， 是因为迁移活动

是在 “户籍制度” 等制度性因素开始破除的新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与 “制度性移民” 相比， 眼下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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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移民的流动具有相对自由性。［５］三是与城市中的土著居民相比较而言， 这些移民属于城市新流入的人

口， 他们流入城市生活时间不长， 面临着购房、 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关系重塑等方面问题。［６］ 其次是

“杭州人” 一词， 一方面 “杭州人” 一词说明了人口迁移的方向， 即有人口向杭州迁徙。 另外一方面，

对于 “杭州人” 的标准有不同的认识： 一是一些学者以户籍状态为依据， 认为将户口迁入杭州才算

“新杭州人”， 与未获得流入地户籍的 “流动人口” 和 “外来人口” 有着明显的区别。 二是有学者认为

以户籍的变化作为评判标准并不合适， 因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有在流入城市定居的意愿和打算， 只

是无奈受户籍管理这种外部制度因素制约。 所以， 不少学者以居住时间长短和定居意愿为依据， 把在

城市中有稳定住所、 工作稳定性较强的、 有明显定居意愿的人也归为 “城市新移民” ［７］ 。 可以得出这么

一个结论： 不管在学术界的何种定义里， 想要成为 “新杭州人” 都要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 可以说，

“新杭州人” 并不是一种先赋性的身份， 这种身份是无法由移民进入杭州自动获得的， 而是需要通过后

天努力得来的。

媒体和学术界使用 “新杭州人” 这一概念和分类试图打破人们对出生地或祖籍地的原生性情感依

恋， 建构一种后致性的地域身份， 以便通过命名和分类更好地管理这一人群， 建构更加和谐的移民与

杭州这座城市的关系。 这种命名和分类的好处之一就是将原有人口流动所带来的 “城乡二元对立” 矛

盾消解为城市外来人口的同化和管理。 正如人类学家周大鸣和杨小柳指出， 相较于 “农民工” “外来务

工者” 这类概念， “城市新移民” 的概念摆脱了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思维， 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

方式， 关注移民引发的城市社会重构， 以及城乡和谐社会的建构。［８］

（二） 整合还是分裂： “新杭州人” 概念的主体认同

移民主体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种群体分类和命名呢？ 这种分类和命名是否真的有利于群体整合

和同化呢？ 是否符合当下人群身份认同感塑造的需要呢？

在杭州最大的互联网社区网站平台 “１９ 楼” 上， ＩＤ 号为 “永远太遥远” 的网友发了一条题为 “能

不能以后不说 ‘新哪里人’？ 不觉得这样说很丢脸吗？” 的帖子， 并在文中写道： “如果是按买了房可以

说自己是 ‘新哪里人’， 那我在 ＵＣＬＡ 附近也买了公寓， 但我没那脸皮说自己是 ‘新美国人’。 人不能

忘本， 我的根在哪里我很明白， 我的归属地在哪里我更明白。” 而且， 作者在文中设置了 “在杭州买了

房， 当然算新杭州人” Ｖｓ “祖籍在哪里， 我就是哪里的人” 的二选一投选， 共有 ３５２ 人参与投选， 其

中 ３２８ 人选择了 “祖籍在哪里， 我就是哪里的人” 这一选项， 占比高达 ９３􀆰 ２％。 该帖引起网友的热烈

讨论， 跟帖回复约 ７５０ 条， 绝大多数网友回帖内容都流露出对祖籍地原生性地域身份的强烈认同。 如

ＩＤ 号为 “ｘｂｚｄｄｗ” 的网友回帖说： “从来不说新…人， 骨子里认定出生并从小生活的地方才是家。” ＩＤ

号为 “即墨娅纹” 的网友回帖说： “我自己是临平人， 后来读书在杭州、 工作在杭州、 嫁在杭州， 能说

杭州话， 但别人问我哪里人， 我从来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杭州人， 也从不认为 （自己） 是杭州人。” ＩＤ

号为 “悲伤止步 ２０１２” 的网友回帖说： “我只在各种报道上看到撰稿人把描述对象冠以此种名号， 生

活 （中） 哪个 ＳＢ 会这么说？” ＩＤ 号为 “１７７３８４７１７７” 的网友回帖说： “有， 我就有个同事他说自己是

新杭州人， 其实他都没有在杭州买房， 估计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河南人吧。” ［９］

可以看出， 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的意识中有种强烈的地域认同感， 人们对于自己出

生地或祖籍地这种先天性的地域身份有浓厚的认同情感。 对于一些来杭工作、 生活的外地人而言， 在

强大的 “乡土情结” 和 “地域情结” 支配下， 他们往往更认同原生的先赋性地域身份。 “１９ 楼” 上关

于 “新杭州人” 这一命名的争论也表明， “新杭州人” 这一身份称呼不仅没有被大多数杭州内移民群体

所接受， 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群体内部身份认同的分裂 （少部分认同， 绝大多数不认同， 内部争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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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并没真正起到整合和同化的作用。

五、 小 　 　 结

试图从 “内群” 的视角消解 “外地人” 与 “本地人” 之间差异性的 “新杭州人” 这一概念和分

类， 在新闻报道中仍多是以 “外地” 和 “农民工” 等 “外” 群体标签呈现， 是新闻媒体报道中的 “他

者”。 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８ 年， “新杭州人” 的媒体形象经历了从弱到强， 从处于被关怀的弱势外来底层

劳动者到积极主动融城、 发挥主人翁精神的 “新市民” 的变化。

“新杭州人” 这一概念试图打破人们对出生地或祖籍地原生性的情感依恋， 为移民建构一种后致性

的地域身份。 这种命名和分类的好处之一就是将原有人口流动所带来的 “城乡二元对立” 矛盾消解为

城市外来人口的同化和管理。 但是， 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影响， 人们对于出生地或祖籍地这种先天性

的地域身份有浓厚的认同情感。 “新杭州人” 这一身份称呼不仅没有被大多数杭州移民群体所接受， 而

且还进一步加剧了群体内部身份认同的分裂， 并没真正起到整合和同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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